
 

国内外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基于文献计量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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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数字化领导力的重要性，也因此推动了数字化领导

力的研究和发展。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 CNKI 数据库中 2000—2023 年数字化领

导力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知识图谱呈现。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界定从最初的关注技术应用拓展

到对数字化愿景的建构和实现；近年来关于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文献呈显著增长趋势，美国和中国学者的贡献

较为突出。通过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可将此领域研究的演进以 2012 年和 2020 年为界划分为探索期、发展期

和爆发期三个阶段，探索期主要关注领导者与追随者间的互动；发展期阶段则拓展到关于数字化领导力的形成

过程、情境创新和应用结果的探讨；爆发期的实证文献数量大幅增多，体现在数字化领导力的前因研究、作用机

制研究以及作用背景研究等。基于现有文献回顾，本文进一步提出此领域未来可关注完善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

与内涵、探讨数字化领导力的影响及形成机制研究、扩展数字化领导力的作用层次以及如何基于中国组织情境

开展本土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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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其生存和繁荣的关键战略选择。实际上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对企业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对企业战略、组织、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1]。这种变革

要求领导者具备更高的战略眼光和更深远的洞察力，能够清晰地看到数字化对企业、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深

远影响，并据此制定适应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和组织设计。具体而言，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组织结

构、商业模式、数字技术等变革带来的不稳定性、边界模糊性，需要领导者重塑思维模式，数字化领导力应运

而生[2]。数字化领导力是以先进信息技术为媒介，对个人、团体或组织的态度、情感、思维、行为或绩效产生

影响的社会影响过程[3]。已有研究认为，数字化领导力可丰富其原有内涵，融入如数字化沟通、数字化信任等

能力[4]。此外，数字化领导力可划分为数字素养和能力愿景两个维度，或是包含数字化战略思维、数字化沟通

社交的符合中国情境的维度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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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呈现了迅速发展的趋势，但现有文献来源比较分散，整体的研究框架有待于

进一步梳理。另外，当前的文献回顾多以描述性的定性研究为主，而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

则相对匮乏。这种研究现状不仅使得我们难以通过直观的知识图谱洞察研究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也

不利于准确把握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通过文献计量法，通过对 WOS 核心数据库和 CNKI 数据

库 2000—2023 年相关文献的机构、作者共被引分析，关键词聚类、时间线、突变分析等，全面深入地勾勒

了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路径。同时，结合对文献的精读和理解，分析了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趋势和当前不

足，试图为国内学者快速了解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现状提供参考。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能够为数字化领

导力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系统的研究框架，并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广度。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推

进和深化，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和应用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和应用，为企业和组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和动力。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文拟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技术，整合引文分析与数据可视化手段，通过图像和关联数据明确呈现研究的

知识根源、进展路径、变革策略及其核心逻辑。为充分发挥科学知识图谱的优势，本文选用 CiteSpace

6.2.R4 版本作为主要工具，通过关键词聚类、关键词时间线分析等对数字化领导力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

揭示数字化领导力领域的结构、发展模式、研究前景及潜在方向。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英文文献来自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文文献来自 CNKI 数据库。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

数据库中以篇名或作者关键词为“digital leadership”或“digital leader”或“E-leadership”或“E-leader”进行检

索，时间设置为 2000 年—2023 年，检索结果为 256 篇，手动筛选去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之后剩余 254 篇，

CiteSpace 去重处理之后剩余文献仍为 254 篇。CNKI 数据库中以篇名或关键词为“电子领导力”或“数字化

领导力”或“数字领导力”或“电子领导”或“数字化领导”或“数字领导”进行检索，时间设置为 2000 年—

2023 年，检索结果为 281 篇，手动去除会议纪要、讲话等非研究文献后，保留文献 147 篇，CiteSpace 去重处理

后仍剩余 147篇，检索日期均为 2023年 12月 31日。 

三、数字化领导力研究的描述性统计
 

（一） 发文量分析

通过对数字化领导力相关研究的发文量分析发现，当前数字化领导力的相关研究总体较少，但整体呈现

出上升趋势以及明显的阶段性，尤其在 2020年以后增速较快。

由图 1可发现，国内外期刊中数字化领导力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以 2012年和 2020年为分界点，可分为

探索期（2012 年以前）、发展期（2012—2020 年）和爆发期（2020 年以后）。从发文量的对比可以看出，国内和

国外关于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起步时间相近，在探索期阶段发文量不相上下，发展期国外研究相较于国内丰

富，爆发期国内发文增长迅猛。值得注意的是，与 2020 年相比，2023 年国内发文量同比增速远高于国外发文

量，且在 2023年超过国外发文量，侧面印证爆发期以来我国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后劲充足。数字化领导力作为

当前领导者应对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受到各类型组织的关注。因此，我国学者对数字化领导力的研

究热忱也不断提高，力求为组织数字化转型提供领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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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英文文献共被引分析

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可挖掘相关研究领域内受关注较高的有价值的文献，共被引频次越高，表示被认为

具有更强的关联性。
 

1. 英文文献共被引分析

采用 CiteSpace 对英文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如表 1 所示。通过高频共被引文献分析发现，Cortellazzo 发

表的“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a digitalized world: A review”，共被引频次最高（40 次），代表学者在研究该领域

时较多地参阅该篇文章的内容；Avolio 于 2014 年回顾数字化领导力时发表的“E-leadership: Re-examining

transformations in leadership source and transmission”中心性最高（0.26），代表着此篇文章在数字化领导力研究

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共被引频次排名前 10 的文章中有两篇来源于 Van Wart，代表着此作者在该领

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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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化领导力发文量统计图

 

表 1    英文文献共被引频次前 10名

序号 文献标题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作者 共被引频次 中心性

1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a digitalized
world: A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Cortellazzo 40 0.07

2
Operationalizing the definition of E-
leadership: Identifying the elements of
E-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9 Van Wart 27 0.03

3
Digital leadership skills and associations
with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Zeike 22 0.04

4 How digital leadership is (n't) different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19 Kane 22 0.02

5
Leadership 4.0: Digital leaders in the age
of industry 4.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2018 Oberer 21 0.02

6
E-leadership: Re-examining
transformations in leadership source and
transmission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4 Avolio 20 0.26

7
Defining E-leadership as competence in
ICT-mediated communications: An
exploratory assess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9 Roman 19 0.06

8
Integrating ict adoption issues into
(E-)leadership theory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017 Van Wart 1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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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文文献共被引分析

由于 CiteSpace 无法对 CNKI 库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本文采用 CNKI 库中的文献计量工具，对选中的

147 篇文章进行共被引频次统计，文献共被引频次前 10 名如表 2 所示。分析发现，姚小涛发表的“企业数字

化转型：再认识与再出发”，共被引频次最高，代表这该篇文章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可。该文章详细论述为

了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者为何需要具备数字化领导力以及数字化领导力的具体作用，受到学界青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刘追发表的“电子领导力对跨文化团队有效性的影响及管理启示”，共被引频次第二，浏

览文献发现，该文章是国内首篇系统性研究电子领导力并用于实证研究的文献，代表着国内外数字化领导力

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始达成共识。
 
 

表 2    中文文献共被引频次前 10名

序号 文献标题 期刊名称 年份 作者 共被引频次

1 企业数字化转型：再认识与再出发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姚小涛 18

2
电子领导力对跨文化团队有效性的影响及管理

启示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5 刘追 14

3
企业数字领导力的结构维度及其影响——基于

中国情境的扎根理论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李燕萍 14

4
数字化转型中领导共情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

研究——一个有调节的双中介模型
财经论丛 2022 李正东 9

5 公共部门数字领导力：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电子政务 2020 门理想 9

6
企业数字化领导力面临的挑战、短板及提升

路径
领导科学 2021 韩丽 8

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创新治理及其数字化转

型——数据驱动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完善视角
管理世界 2021 蔡跃洲 6

8
论新时代领导干部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及其提

升策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季海群 5

9 数字时代数字领导力矩阵分析与提升路径研究 领导科学 2021 巨彦鹏 5

10 数字领导力的结构与维度 求索 2022 马亮 5
 

通过对比中英文文献共被引情况可发现，国外研究数字化领导力相关研究主要从内涵、企业实践等角度

展开，而国内更注重于数字化领导力的应用，关注数字化领导力与电子政务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合。此外，

高共被引文献发表的时间跨度亦可管窥电子领导力到数字化领导力的发展历程。 

（三） 国内外作者合作及共被引分析

图 2 为英文文献作者合作关系图，观察颜色深浅发现 Avolio 在数字化领导力领域的合作程度较深，观察

线条数量发现 Savolainen、Topcuoglu、Liu与其他学者合作较为密切。

表 1 (续)

序号 文献标题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作者 共被引频次 中心性

9
Impact of digital leadership capabil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platform digitization capability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22 Benitez 15 0.01

10
Digital leadership role in developing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customer
experience orientation in industry 4.0

Management Science Letters 2019 Mihardjo 1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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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英文文献作者合作关系图
 

表 3为英文文献中，同一作者文献共被引次数前 10名的数据，中心性越高表明该作者的研究越得到广泛

认可，并在相关学术领域的文献网络中占据关键或核心地位。从表中可以看出：Avolio 的研究被引用了

105 次，且中心性高达 0.62，这表明该作者在数字化领导力领域的研究被广泛引用，并且影响了多个研究领域

或学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Cascio 的中心性高达 0.16，他在文章中解读了当前关于技术对工作和组织影响

的研究进展、方向和目的，让 OP/OB学者增加了技术是如何改变工作和就业的认识[7]。
 
 

表 3    同一作者文献共被引频次前 10名

排名 共被引频次 中心性 学者 排名 共被引频次 中心性 学者

1 105 0.62 Avolio 6 28 0.07 Hair

2 39 0.02 Cortellazzo 7 28 0.02 Vial

3 38 0.05 Kane 8 25 0.16 Cascio

4 38 0.3 Bass 9 22 0.05 Zeike

5 29 0.01 El Sawy 10 22 0.02 Roman
 

图 3为中文文献作者合作关系图，观察节点数及大小可以发现，以刘追为中心的合作网络最大，有 5个节点，

代表其与其他学者合作较为密切。另外，发现周雪、姚小涛等学者在数字化领导力领域与其他学者合作较为频繁。
 
 

图 3    中文文献作者合作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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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为中文文献中，同一作者文献共被引次数前 10 名的数据，由于 CiteSpace 无法对 CNKI 数据库文

献进行作者共被引分析，本文采用 CNKI 库中的文献计量工具进行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姚小涛的研

究共被引频次最多，为 16 次，此外，李慧龙、李燕萍、刘追等人的研究共被引频次较高，但综合整体分

析，国内学者发文共被引远低于国外学者发文共被引，显示出我国数字化领导力相关研究具有很大发展

潜力。 

表 4    同一作者文献共被引频次前 10名

排名 共被引频次 学者 排名 共被引频次 学者

1 16 姚小涛 6 8 李正东

2 15 李慧龙 7 7 张程

3 8 李燕萍 8 5 蔡跃洲

4 8 刘追 9 5 段柯

5 8 李锋 10 5 马亮

 
 

四、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内容分析
 

（一） 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对数字化领导力现有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热点的演进。关键词

共现分析中频次前 15 的关键词如表 5 和表 6 所示，其中中心性高意味着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系越

密切。
 
 

表 5    英文文献频次前 15的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99 0.2 2015 digital leadership

2 85 0.29 2005 E-leadership

3 41 0.32 2006 leadership

4 38 0.3 2000 technology

5 34 0.1 2016 digital transformation

6 29 0.07 2008 performance

7 26 0.08 2012 impact

8 23 0.37 2014 management

9 20 0.09 2009 communication

10 20 0.07 2006 virtual teams

11 19 0.1 2012 innovation

12 19 0.11 2000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13 14 0 2003 work

14 14 0.03 2008 trust

15 11 0.01 2013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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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文文献频次前 15的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22 0.09 2020 数字领导力

2 20 0.28 2018 数字化转型

3 16 0.13 2014 领导干部

4 12 0.2 2017 数字化领导力

5 9 0.14 2020 数字素养

6 7 0.09 2020 数字政府

7 7 0.07 2021 数字化

8 6 0.02 2005 电子政务

9 5 0.31 2018 领导力

10 4 0.05 2021 数字经济

11 4 0.09 2020 数字时代

12 4 0 2021 数字治理

13 3 0 2015 电子领导力

14 3 0.01 2022 高校教师

15 3 0.01 2023 数字能力
  

1. 关键词频次、中心性分析

英文文献中，“digital leadership”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频次为 99 次，其次为“E-leadership”、“leader-

ship”，其中心性也较高，分别为 0.29 和 0.32，代表这两个关键词处于关键词共现关系网络的核心位置。除数

字化领导力以外，可以发现数字化领导力与 technology、digital transformation、performance、virtual teams等关

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较高，代表着数字化领导力的相关研究多于数字技术的运用及数字化转型相关，且较多

在虚拟组织的背景下展开研究。中文文献中，与英文文献一样，体现出“数字领导力”的高频次以及关注“数

字化转型”方面。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国内数字化领导力相关研究更多与电子政务相关，如“电子政务”“数

字政府”等，侧面体现数字化领导力在打造数字政府方面的重要作用。 

2. 关键词涌现年份分析

英文文献中，数字化领导力的早期探索是从变革领导力（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2000）开始的，结合

技术（technology，2000）对领导者和工作产生的影响，数字化领导力逐渐出现在学界视野。中文文献中则

较多讨论领导者利用技术打造电子政务（2005）等。此时基于技术驱动的数字化领导力，学界普遍称之为

“电子领导力”（“E-leadership”）。随着时代的发展、组织形式的变革（如虚拟组织的出现、数字时代的到

来），领导者自身将组织的战略与数字化进行了更充分的协同。此时国外相关研究中，如绩效（perform-

ance，2008）、信任（trust，2008）、沟通（communication，2009）、创新（innovation，2012）等，受到了更多关注，学

界开始采用“digital leadership”的命名方式表现战略驱动的数字化领导力，国内则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的需

要，在“电子领导力”内涵的基础上，采用“数字化领导力”。这是因为技术驱动的“电子领导力”（“E-lead-

ership”）更多切入的是技术视角，而战略驱动的“数字化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综合了绩效、信任、

沟通、创新等与数字化领导力的协同效应，以应对更加顺应数字时代（2020）的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

formation，2016）。

因此，通过关键词的频次、年份等分析，可以发现数字化领导力经历了“电子领导力”（“E-leadership”）到

“数字化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的嬗变过程，并可以发现学界对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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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研究历程分析

为了更好地考察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主题分布，将相关文献的研究发展历程可视化，可得到较为清晰的

时间线图谱，通过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可以勾画聚类之间的关系和某个聚类中文献的历史跨度。通过观

察图 4 和图 5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可以大致地将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探索期、发展期和

爆发期。
 
 

#0 leadership

#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group potency

#3 virtual teams

#4 impact

#5 digital capabilities

#6 digital culture

#7 digital leadership

#8 e-leader

#9 digital transformation

#10 digital narratives

#11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nagement

#12 change management

#13 public sector transformation

2000 2005

探索期 发展期 爆发期

2010 2015 2020 2023

图 4    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0 数字化转型

#1 数字政府

#2 数字化领导力

#3 电子政务

#4 数字化

#5 工作满意度

#6 团队自省

#7 高校教师

#8 非工作时间电子沟通

#9 传播生态

2005

探索期 发展期 爆发期

2010 2015 2020 2023

图 5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1. 探索期（2012 年以前）

该时期数字化领导力更多强调领导者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管理的能力，学者们主要采用 E-leader-

ship 的命名。该阶段的国外研究聚焦于数字化领导力的理论框架、所产生的组织环境以及对组织变革的系

统影响，国内研究聚焦于数字化领导力在电子政务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理论框架的构建，其主要内容包括数字化领导力的内涵以及缘何数字化领导力应运而生。有观点

认为，数字化领导力同传统的领导力一样，也是利用组织结构所确定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并加强这种关

系。不同的是，数字化领导力是在以信息技术为媒介的工作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可以更好地应对组织“分

层”、快进的技术进步和员工授权的增加等趋势给领导者带来的挑战[8]。

其次是需要数字化领导力的组织环境的研究，主要为虚拟团队及远程工作。虚拟团队主要指远程办公，

尤其是利用计算机，通过信息技术进行非面对面沟通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临许多挑战如信任、距离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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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9]，而数字化领导力的内涵决定了其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有研究表明，数字化领导可以减少流程

损失和增强团队成员信任来促进团队发展[10]。此外，数字化领导也可以借助非面对面的沟通消除交流中的社

会障碍来促进参与，如对评价的担心等[3]。

除此之外，此阶段还有研究探讨了数字化领导力对组织变革的系统影响，其中较多体现在对政务系统的

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数字化领导力的出现对传统的等级权力结构和权力距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未来电

子政务系统的建设可以考虑与文化相联系的数字化领导力[11]。此外探索期还有少量基于数字化领导力的实

际应用文献，如涉及教育、医疗行业，展现了数字化领导力丰富的发展前景。 

2. 发展期（2012—2019 年）

由于受到关注的逐渐增多，学者们发现数字化领导力除了运用数字技术以外还可以涵盖更广的内容，越

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 digital leadership（数字化领导力）的命名。随着学界对数字化领导力探索的深入，实

证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发展期的文献主要关注于完善数字化领导力的定义和量表开发、探讨其在实际中

的应用。

首先，数字化领导力的定义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定义的完善体现在“电子领导力”已

不能够包含诸如数字化沟通、数字化信任等内容，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数字化领导力”的命名，并在原有定

义中补充了新的内容。例如 Van Wart（2019）等人[4] 认为电子领导力既是技术与传统交流的融合，也是以信

息和传播技术为媒介的交流。其次，学界开始思考如何衡量数字化领导力以及开发量表，引入数字素养等维

度。例如，涵盖了管理者在数字化时代所需的态度、能力和行为（例如数字化素养/能力），以及推动数字化转

型所需的关键能力（例如卓越的领导技能）的该两个维度的量表[6]。

此外，虽然关于数字化领导力的实证研究不多，但在数字时代的加持下，学界已经开始思考数字化领导力

在实际中的应用。例如有学者通过深入访谈欧洲成功的中小企业领导人，根据战略调整理论开发了一个电子

领导力模型，该模型助力中小企业决策者有效协调业务战略与数字技术，延长企业寿命并促进发展[12]。 

3. 爆发期（2020 年至今）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及政策推动数字化转型，2020 年之后数字化领导力得到

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根据自身研究的需要，或关注技术驱动的数字化领导力，或关注战略驱动的数字化

领导力，采用 E-leadership 或 digital leadership（数字化领导力）的命名。爆发期的实证文献数量大幅增多，体

现在数字化领导力的前因研究、作用机制研究以及作用背景研究等。

首先是数字化领导力的前因研究。结合时间线图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数字化领

导力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有研究表明，领导者对数据的关注能够改善决策流程，这对于在竞争中获得优

势以及规划数字化转型措施是必不可少的[13]。另外，领导者在决策时逐渐从使用人工智能到与人工智能协

作，最终可能完全由人工智能决策。在此背景下，更加呼唤领导力的数字化[14]

其次是数字化领导力的作用机制。在时间线图谱中我们可以找到如动态能力、创新绩效、团队知识共享

等关键词，经过分析文献可以对数字化领导力的作用机制有更深了解。例如有研究表明领导者可以在数字化

技术变革环境通过共情能力促进员工创新绩效[15]。另外也有研究指出，数字化领导力会削弱远程办公强度对

组织中知识共享意愿的负向影响[16]。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数字化领导力产生的组织环境也从虚拟团队进一步细化，例如社交渠道、主流媒

体等。有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社区中，领导技能的发展，如自信感、坚持不懈、激励他人的能力以及作为协

作网络结构的一部分，促进了数字化领导的自我效能感[5, 17, 18]。通过分析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并结合相关文献

进行分析，可以系统把握数字化领导力研究文献的历史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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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主题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对关键词按照对数似然法

（LLR）聚类得到图 6 和图 7，图中聚类编号越小意味着规模越大。从统计数据中可知，英文文献聚类网络的

Q 值=0.7366>0.3，S 值=0.8675>0.7，共计 14 个聚类集群；中文文献聚类网络 Q 值=0.8786>0.3，S 值=

0.9794>0.7，共计 10 个聚类集群，国内外文献聚类结构均显著。综合分析国内外文献，发现国内外文献研究

所关注的主题大体一致。通过对聚类的整理与分析可以将聚类再总结分为三大类主题：数字化领导力的核心

要素、数字化变革与管理、团队协作与数字化影响。
 
 

图 6    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 7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1. 数字化领导力的核心要素

英文文献聚类包括“digital leadership（#7）”、“e-leader（#8）”等；中文文献聚类包括“数字化领导力”、“电

子政务”、“数字化”等文献聚焦于构成数字化领导力基础的关键组成部分。

聚类“artificial intelligence（#1）”是本次聚类结果中除“leadership（#0）”以外最大规模的聚类。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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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领导力方面的应用不仅包括直接提供领导任务的具体建议，还包括通过收集和分析反馈来支持领导者

的行为反思和学习，从而使领导者能够从人工智能的建议中学习并调整自己的行为[14]。电子政务（#3）是中文

文献中数字化领导力的主要研究方向，国内研究中较多强调提升领导者的数字素养对提升电子政务水平的重

要作用[19]。此外也有研究表明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6））和员工的数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数字化领

导力与可持续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20]。此外，结合图 3 聚类在时间线图上的跨度可以看出，国外在探索期时

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数字化能力与数字化领导力的关系。而在发展期之后，开始研究数字文化相关的内

容，同时期也开始形成战略驱动的数字化协同的 digital leadership 聚类，而国内的电子领导力和数字化领导力

关键词出现时间也呈现先后关系，且爆发期以后数字作为高频词出现。因此数字化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侧面展

示了数字化领导力从技术驱动的电子领导力（E-leadership）嬗变到战略驱动的数字化领导力（digital leader-

ship）过程。 

2. 数字化变革与管理

英文文献聚类包括“digital transformation（#9）”、“public sector transformation（#13）”等；中文文献聚类包

括“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等，文献聚焦于数字化转型的策略和实施过程。

“digital transformation（#9）”和“数字化转型（#0）”可以归结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管理，数字化转型是改

变企业内部和外部价值创造活动的全球大趋势。领导者必须具备特定的技能和特质，才能引导组织成功实现

数字化转型[1, 21]。通过对“public sector transformation （#13）”和“数字政府”两个聚类的分析，揭示了数字化领

导力在教育领域与公共部门的应用及其研究进展[19, 22]。 

3. 团队协作与数字化影响

英文文献聚类包括“group potency（#2）”、“virtual teams（#4）”等，中文文献聚类包括“工作满意度”、“非

工作时间电子沟通”等，文献聚焦于强调在数字化环境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

力。聚类“virtual team（#4）”表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企业团队的虚拟运作模式正变

得日益普遍[23]，此外数字化领导力也已被视为虚拟技术成功的重要因素和先决条件[24]，因此数字化领导力与

虚拟团队是密不可分的。 

（四） 研究趋势分析

表 7 和表 8 分别是国内外数字化领导力相关文献的突变关键词表。突变词是指在短时间内某个关键词

的被引频次突然增多，代表该领域的研究趋势，表中符号深灰色代表关键词出现的年份，黑色代表关键词开始

突变的年份。 

 

表 7    英文文献突变关键词表

关键词 年份 强度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2000—2023年趋势

group potency 2000 2.07 2000 2014

virtual teams 2006 2.67 2006 2015

teams 2007 3.29 2007 201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5 2.33 2015 2018

education 2017 2.45 2017 2017

work 2003 2.49 2020 2022

transformation 2022 2.62 2022 2023

higher education 2022 2.33 2022 2023

digital transformation 2016 2.24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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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文文献

突变强度最大的关键词是“teams”，在 2007 年至 2016 年间突变强度为 3.29，显示出对团队相关研究的高

度关注。2006 年至 2015 年，“virtual teams”突变强度为 2.67，表明该时期虚拟团队研究显著增多。2015 年

至 2018 年，“information technology”突变强度为 2.33，显示出该时期对信息技术的研究热度。2020 年至

2022 年，“work”相关研究突变强度为 2.49，显示出工作相关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近期的研究热点集中在

2022 年开始，其中“transformation”突变强度为 2.62，“higher education”和“digital transformation”突变强度均

为 2.24。 

2. 中文文献

突变强度最大的关键词是“电子政务”，是中文文献中时间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关键词，显示出我国较

早聚焦于电子政务与数字化领导力的联系。“电子领导力”于 2015 年出现，该年刘追首次将 E-leadership 的

定义引入国内并命名为电子领导力，该关键词突变强度为 1.74。与外文文献相呼应的是关键词“高校教师”，

体现出数字化领导力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发挥作用，展示了数字化领导力广泛的适用性。

这些突变词的分析表明当前和未来的研究重点关注领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五、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和 CNKI 数据库中收录的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文献进

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2012 年以前有关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文献较少，随着企业数字化技术的成熟和

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关注度逐渐上升，并在 2020 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内研究增速尤其明显。其中现有文献

显示，美国学者的研究被引次数最高，最受欢迎，中国学者的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最广，在知识网络中占核

心地位。（2）数字化领导力研究的发展轨迹可依据 2012 年和 2020 年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探

索期、发展期和爆发期，发展历程从概念的研究逐步走向实际应用。（3）数字化领导力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

涉及对该概念的界定、形成数字化领导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以及数字化领导力在实际应用中的执行。值得注

意的是，国内研究中数字化领导力对电子政务的影响以及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较为热门，国外研究中对信

息技术的有效利用以及虚拟团队的管理备受学者关注。 

 

表 8    中文文献突变关键词表

关键词 年份 强度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2000-2023年趋势

电子政务 2005 3.62 2005 2013

电子领导力 2015 1.74 2015 2018

跨文化团队 2015 1.15 2015 2018

组织支持感 2017 1.26 2017 2018

领导力 2018 2.31 2018 2021

数字时代 2020 1.17 2020 2023

数字经济 2021 1.47 2021 2023

领导者 2021 1.16 2021 2021

领导干部 2014 1.67 2022 2023

高校教师 2022 1.46 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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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展望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整理分析发现，尽管现有的研究揭示了数字化领导力概念、部分研究背景和作用机

制，但还缺乏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如概念和内涵的统一、作用机制和层面深入研究、本土化研究等。因此建议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 完善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与内涵

在整理文献时发现，学界对该概念基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的观点使得类似研究内容有

时采用不同命名方式，导致研究文献零散。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整合完善概念，以利研究和讨论。早期的研究

者们关注的重点多为先进信息技术对领导力的影响，因此采用电子领导力（E-leadership）的命名[3, 25]。同时，也

有学者认为虚拟工作团队现在至关重要。新的虚拟组织管理模式需要对管理人员和团队成员进行定期培训，

建立信任，充分接受授权，并在所有团队成员之间不断进行包容性沟通。拥有电子领导风格的领导者能很好

地胜任这些工作，有效管理虚拟团队和虚拟业务[26]。基于此，有学者将接近电子领导力的概念命名为虚拟领

导力（virtual leadership），同时基于其远程工作的性质，也将其命名为远程领导力（distant leadership）[27-28]。在

后期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数字（化）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的命名，突出领导者思维模式的转变，

强调组织的数字化转型。而数字化领导力的产生又是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应用的。因此也有学者主张将二者

结合，形成新的包含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改善成员情感、思维、行为及绩效等的能力两个方面的数字化领导

力[29]。总而言之，学界在数字化领导力的概念内涵探索过程中百花齐放，丰富了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但同时

也造成了相关文献的零散分布，不利于构建系统的知识网络。因此未来在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可以更加全面

地考虑数字化领导力所涵盖的内容，深化数字化领导力概念的构建，为明确数字化领导力的维度、相关量表

的开发做作出贡献。 

2. 拓展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视角和作用层面。

从发文量统计图表来看，虽然对数字化领导力的关注在持续增加，但在关键词分析中发现数字化领导力

的研究视角和作用层面仍待完善。具体而言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图 8为本文对数字化领导力实证研究

的未来展望。
 
 

研究视角

组织层面

 数字化环境

 数字化战略

 数字化沟通

影响因素

数字化领导力

中介变量

 绩效
 创新行为
 幸福感
 岗位胜任力
 工匠精神

影响结果

个人层面
数字资源建设能力

数字化思维变革

数字认知践行

领导理论

高阶理论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

正向
 组织创新
 组织韧性
 工作自主性
 数字化平台

负向
 角色认知模糊

 心理抗拒
 情绪耗竭

调节变量
 权力距离

图 8    数字领导力的形成及作用机制展望框架
 

首先，目前的实证研究不足，研究视角和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现有实证研究有从动态能力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等视角进行研究。例如，根据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在复杂和动态的市场

环境中，拥有数字化领导力的管理者能有效促进企业动态能力的建设和发展，从而推动组织的变革创新[30]；又

如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电子领导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各种有效的数据和资源，从而创造更有

利的工作条件或畅通无边界的沟通渠道。这不仅能够帮助成员完成工作任务，还可以重塑一致的价值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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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未来数字化领导力的实证研究还可以从很多视角出发。例如李燕萍等人在将数字化领导力基于中国

情境进行维度划分时，根据领导理论与高阶理论将其划分为五个能力维度。指出未来研究可以在宏观层面对

创新变革和科技社会效益产生影响，在组织层面可以作用于组织创新进而影响绩效，在个人层面可以影响员

工创新能力等[5]。最新研究综合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的适应性、主动性和非线性等特征，系统地阐明了数

字化领导力在愿景、技能和实施三者之间的非线性交互作用下涌现，指出了数字化领导力可能对组织韧性产

生影响[2]。此外，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来看，数字化领导是否能够通过创造数字化愿景和给予员工充分授

权，来促进组织成员之间频繁的良性互动，从而满足员工的自主、胜任和关系需求？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多

的视角来探寻数字化领导力的作用机制。

其次，现有较多聚焦于组织层面的实证研究，而对个人层面的研究较少。如数字化领导会在团队管理中

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为团队合作提供数字化平台，促进共享，从而为团队成员提供足够的工作自主性来提高团

队的创造力[32]。另外还有关于组织创新[30, 33]、绿色创新[34]、开放式创新[35] 等的研究。实际上，领导风格是影

响员工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现有研究也表明如平台型领导会对员工内部创业行为产生影响[36]。那么数字化

领导力作为一种领导风格，在运用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上，是否也能通过数字化平台对员工的个人行为产生影

响？此外，基于数字化领导力对个人或团体等的思维、情感产生影响的内涵，也有可能影响员工的工匠精神

或者幸福感等。例如已有研究表明，工作自主性能通过提升工作繁荣感来促进员工的工匠精神[37]。那么，数

字化领导力是否能够进一步增强员工的工作自主性，从而间接促进工匠精神的形成？另外，数字化领导力是

否能够通过减少面对面交流，从而降低员工可能在沟通中对领导产生的负面情绪，并最终减少由此引发的负

面行为？未来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数字化领导力对员工个人层面的影响。

最后，现有的实证研究倾向于强调数字化领导力的积极作用，而对其潜在的负面后果的探讨则显得不

足。一方面，如以往的研究发现，授权型领导在提升员工自信心的同时，也可能由于增加额外的工作职责导致

角色不清晰，从而对员工的幸福感产生不利影响[38]。数字化领导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通过给予员

工更多的授权以及引入基于数字技术的全新工作内容，更有可能导致员工角色认知模糊，并增加额外的工作

负担，从而降低员工的幸福感。此外，尽管数字化领导力可以通过减少面对面沟通来提高沟通效率，但它也可

能导致员工疲于应对数字化平台，从而降低了沟通效率。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呼声越高，实际上转型

下带来的缺点也逐渐显现。例如，有研究表明，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员工容易产生心理抗拒[39]。此

外，算法控制可能导致员工情绪耗竭[40]，人工智能技术则可能导致个体自主性丧失和数字成瘾[41]，同时也会带

来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因此，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应的数字化领导力风格可能会加剧这些负面影

响。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关注数字化领导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3. 适用于中国情境的本土化研究

从国内文献发表趋势可以看出国内关于数字化领导力的研究起步晚于国外，且数字化领导力的相关研究

多引用国外内涵及量表等。实际上，数字中国的建设需要推进数字化领导力的本土化。根据人民日报的论

述，“强化人才支撑，推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加快提升数字思维、数字认知和数字技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

技能，加大对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壮大人才队伍。”[42] 建议未来可以从中国情境下文化、

经济、量表应用等角度展开本土化研究。

首先，由于中国文化具有连续不断的历史特征，再加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数字化领导力的

发展必然有别于国外。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内的权力距离相对较大，员工也普遍倾向于接受这种权力

距离[43]。因此，中国文化下的组织环境经常面临由于不合规任务等因素对员工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数字

化领导力的兴起可能会改变这一现状，打破传统的高权力距离。已有研究指出，在权利距离较高的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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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信息通信技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传统领导层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从而使等级组织的权力结构趋于扁平

化[11]。然而，这一变革必将面临根深蒂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挑战。未来的研究可以立足于中国特有的组织

情境，深入探讨数字化领导力在中国组织中的表现形式，并进一步研究适合中国组织的数字化领导力的运行

机制。

其次，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决定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领导力的发展将呈现出不同的趋

势。一方面，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国企数字化转型，未来可以考虑从数字

化领导力的角度化解国企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问题。例如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行政色彩较为浓厚，存在

“经理人观”与“政治观”的利己、短视和形式主义问题，行政治理模式下经营目标、资源配置与高管激励的行

政化是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动力不足的首要难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治理，阻碍了其数字化

转型的进程[44-46]。未来研究可以探讨数字化领导力是否可以从数字资源建设的角度化解资源配置问题？是

否可以因其包含数字思维变革、数字认知践行等维度的特点来化解经营目标和高管激励的难题？此外，数字

化领导力包括数字化人才发展等维度，是否能对国有企业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有帮助？通过发挥数字化领导

力的作用，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持续动力。另一方面，我国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倾向，如高质量发展、新

质生产力、双碳目标等，未来还可以在不同政策背景下开展针对性研究。例如，有研究指出，双碳目标下国有

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保障机制包括探索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适应新管理情境的数字化动态能

力、构建数据中台支撑的数字化组织结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47]。这些保障机制

所需要的领导能力均与数字化领导力的相关内涵与维度相吻合，那么数字化领导力能否在国有企业数字化战

略变革、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有研究表明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提升行业数字

化投入水平，重视数字化低碳技术供给，推进工业领域的“数绿结合”[48]，数字化领导力在此过程中能否充当

助推剂？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以及我国相关经济政策展开针对性研究。

除此之外，基于中国情境下的数字化领导力量表开发不足且缺少实证应用。首先，量表开发方面，目前实

证研究多采用国外开发的量表，但此类量表多是参考以往研究综述以及定性试点研究的结果，且基于西方工

作情境，不一定适合中国情境[49]。国内现有一些较早基于国外量表改良开发的电子领导力量表，但其未必适

用于当前中国情境下的数字化领导力研究[50]。李燕萍等学者将中国情境下的数字化领导力划分为五个维度，

其中数字化环境掌控能力的维度尤其强调，领导者应对所处的外部科技发展政策和科技监管政策有所掌握，

此外也要注重数字化人才的发展[5]。区别于国外研究中仅停留在数字技术运用能力的层面，该研究将数字化

领导力与国家宏观政策相结合，深入探究数字化领导力在企业战略层面的作用，符合我国企业发展需要，但该

研究尚未进行量表开发。此外，也有新开发的基于中国情境的数字化领导力量表[49]，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中

国情境下数字化领导力的量表研究。其次，实证应用方面，未来可以结合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研究。例如当前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转型意识不充分、转型路径不清晰、数字化能力不强、资金投入不足等

发展瓶颈，存在着“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场景[51- 52]。数字化领导者具有数字思维变革等能力，他们

挑战已有思维局限，接受数字化带来的挑战，不抵触、不惧怕变革，且擅长运用数字化思维来解决适应性难

题[49]，因此是否能较好化解企业“不愿转”的问题？另外，他们还更加敏感外部科技政策、数字化变革的效益

及如何发展人才与组织沟通[5]，因此是否能在“不敢转”的场景中发挥作用？此外，数字化领导者对数字技术

有着较高的认知，擅长建设和配置数字资源且在反复的认知践行中提升自己和领导组织[3, 49]，是否能化解企业

“不会转”的问题？数字化领导力以其内涵丰富、覆盖面广的特点可以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充分发挥

作用。因此未来可以结合具体应用场景，分维度对应展开研究，同时也可以结合组态分析等分析方法，细化探

究数字化领导力不同的内涵维度在应用中的侧重优势与组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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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数字化领导力作为当代组织管理的关键领域，其研究的深化和扩展对于理解和应用这一概念至

关重要。然而，当前研究在概念界定、内涵理解、前因后果变量分析、中国情境的本土化研究的探索上仍显

不足，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和精准的数字化领导力理论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此外，

本文在样本选择上存在局限，如未涵盖中文文献的分析，这可能影响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未来的研究有

待进一步完善，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综合来看，通过对这些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我们可

以期待对数字化领导力有一个更深刻和全面地理解，进而指导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更有效地应用数字

化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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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eadership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Wu Xiangfan     Liu Huayu     Rebiguli Baikel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Urumqi, Xinjiang 83001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leadership, which has, in turn, drive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eadership. This paper

employs CiteSpace software to conduc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knowledge mapping of the digital leadership literature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databases  spanning  2000  to  2023.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digital leadership has evolved from an initial focus 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realiza-

tion of a digital vis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esearch on digital leadership, with schola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aking not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keyword timeline

map, the evolution of this fiel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exploration period, the development period, and the

outbreak period, with 2012 and 2020 marking the boundaries. The exploration period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eaders and followers, while the development period expanded to discussions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situation-

al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utcomes of digital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further pro-

poses that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could focus on refin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digital leadership, exploring

its impact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expanding the levels of digital leadership, and investigating how to conduct local-

ized research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in China.

Keywords: digital leadership；bibliometric analysis；knowledge mapping；research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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